
城市彩虹
曹春雷

雨淅淅沥沥地下。他骑着三轮摩托

车赶到打工子弟小学门 口 时 ，四个孩子正
簇在一把伞下 ，燕儿似的 ，探着头朝这边
张望 。

一到跟前 ，孩子们就喊起 “叔叔 ”来 ，
声音甜甜的 ，他“哎哎 ”地答应着。只有儿
子牛牛不做声 ，咧着嘴笑。他下 了车 ，掀
起车上帐篷的帘布来 ，让孩子们坐进去 。
为 了接送孩子 ，他专 门搭 了 个帐篷 ，省得
让孩子们风吹雨淋的 。

往城中村驶去 。孩子们在车上叽叽

喳喳地 ，谈论着学校的新鲜事。儿子的这
三个小伙伴 ，都很可爱 。

他们的父母和他一样 ，都是从农村来
的 。大宝的父母是环卫工人 ，山 山 的父母
在街上摆 小 吃摊 ，燕子 的 父 母 呢 ，是鞋
匠 。他在劳务市场打零工 ，有时开三轮车
帮人拉些货。媳妇呢 ，给人家当保姆。都
是来城里 “淘金 ”的 ，都在城 中村里租房 。
俗话说 ，都是难兄难弟 。

因此 ，他对三个孩子特别亲 ，就像 自
家的孩子 。每天牛牛放学 ，他来接时 ，连
这三个孩子也捎带上 。

雨依 旧淅淅沥沥 。他小心翼翼避让

着行人 ，放慢了 车速 ，心里却忧虑起家里
来 。租住的房子是老房子 ，破 旧 简陋 ，房
顶有处瓦坏了 ，一下雨就漏 ，只得用 塑料
桶接着。房外不下了 ，屋内还滴答 。

他曾经几次对媳妇说 ，等晴天了就上
屋顶修修。但每次天晴了 ，他就急着去劳

务市场找活干 ，顾不上修 。其实还有 一
点 ，他不太敢上房顶 ，那是因为在建筑工
地干活时 ，曾从二楼跌下来过 ，虽然没受
太严重的伤 ，但从此对爬高心有余悸 。

无论如何 ，今天是必须要上房顶 了 。
要不然今晚雨下大了 ，屋里的床就要飘起
来了 。

进 了 城中村 ，他挨家挨户 ，一一将三
个孩子放下 ，最后才往 自 家驶去。快到家

时 ，远远看到 自 家房顶上好像有人。近了
再看 ，果然有人。媳妇听见车响 ，迎了 出
来 ，忙不迭地告诉他 ，大宝爸 、山 山爸 、燕
子爸都来了 ，正在给咱家修房顶呢 。

他忙放下车进院。大宝爸正小心翼

翼地骑在屋脊上。山 山爸在梯子上 ，燕子
爸在梯子下 ，忙着往上递瓦 ，还有油毡 。
媳妇说 ，几个兄弟从 自 家扛来了梯子 ，带
来瓦和油毡 ，来了就上房修 ，也没顾得上
穿雨衣 ，衣服都淋湿了 。

他搓着手 ，看着忙着的三个人 ，不知
道说什么好 。

终于将房顶修好 了 。大宝爸 、山 山

爸 、燕子爸都浑身湿淋淋的 ，头发一绺一
绺的 。他忙吩咐媳妇 ，赶紧冲茶 ，然后再
炒几样菜 ，兄弟们喝一杯 。

三人却摆手 ，说还是回 自 个家吧 ，媳

妇 、孩子都等着呢 。

最终还是没留住 。

送三人出 了 院门 。雨停了 ，天上不知
从什么时候 ，挂起一道弯弯的彩虹来。大
家都很惊喜 ，在城市居然也能看到彩虹 。
牛牛嚷着 ：真好看啊。他微微笑起来 ，是
啊 ，这城市 的彩虹 ，
好看 。

门卫老张
姚桂芳

六 十来岁 的 小 区 门 卫老张 是 乡 下

人 ，他 独 身 一 人 闯 进 了 城 里 的 “打 工
族 ”，应 聘 到 保 安 公 司 接 受 培 训 后 上

岗 ，在我们小 区 当 门 卫 。

老 张身 体硬 朗 ，性格外 向 ，对 人 热
情和善 ，业主们 进进 出 出 的 ，他都用 他
那 洪 亮 的 声 音 和 爽 朗 的 笑 声 打 着 招

呼 。因 为 独 自 进 城 打 工 ，老 伴仍 住 在
乡 下 ，所 以 老 张 的 一 日 三 餐 只 有 自 己
动手 了 。每 当 看 到 袅 袅 的 热气在高压

锅上面缠绕着 ，人们就打趣地 问 着 ：张
师 傅 ，做啥 好 吃 的 了 ？老 张 一 边 乐 呵

呵 地 应 答 着 ，一 边 热 情 地 拿 出 啤 酒和
一 次 性 塑 料 杯 ，然 后 邀 打 招 呼 的 人 陪
他 喝 几 杯 。每 当 此 时 ，大伙 就 笑 着 摆
手示意他 自 己慢用 。

曾 几 何 时 ，性 格 开 朗 的 老 张 一 反
常 态 像变 了 个 人 似 的 ，枯 坐 在 门 卫 的
小屋里 ，时而 目 光呆 滞 ，时而垂头望着
脚 下 ，时 而 一 手 托 腮 若 有 所 思 。尽 管

大 门 外 面 的 马 路 上 车 水 马 龙 ，门 口 行
人 络 绎 不 绝 ，如 此 的 喧 嚣 ，如 此 的 繁
华 ，都 没 有 勾 走 老 张 的 眼 球 和 心 思 。

虽 然 也 和 我 们 打 着 招 呼 ，却 缺 少 了 那
爽 朗 的笑声和浓浓的亲近韵味 。

老 张 照 例 一 日 三 餐 ，但 很 少 看 到
喜 滋 滋 抿 着 小 酒 ，香 喷 喷 吃 着 饭 菜 时

的那 副 享 受 的 样 子 。唉声 叹气之 状好
似惆怅 已近黄 昏 ，又似有什么 心事难 以
言表 。

接 连 几天 ，从 门 岗 经 过 时 ，一 听 不
到老张爽 朗 的笑声 ，二看不到老张热情
浓 韵 的 笑脸 ，更为 奇怪 的 是 ，老张 居 然

不怎 么 坐到 门 卫小屋外面 了 ，没有必要
的 工作 去做 ，他几乎躲 在里 面 不 出 来 ，
进 进 出 出 很 少 见 到 他 了 。一 想 到 他 坐

在 门 口 的影子和爽 朗 的笑声 ，我 的 心里

有点 纳 闷 的 ，老张这是怎么 了 ？作为 一
名业主代表 ，责任心驱使我关心 一下老
张的精神面貌 。

老 张 租 住 的 简 易 房 就 在 门 岗 的 马

路对面 。我推开 了 老张的房 门 ，令我想
不到 的场景委实让我吃 了 一惊 ，老张带

着老花镜 ，半 躺 半倚坐在 床上 ，正 在喜
滋 滋地笨拙 玩 弄 着 手 中 的 手 机 。一 副

绽开温情笑容 的 享 受神态 ，徜徉在他菊
花似的脸上 ，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！

我 的 突 然 造 访 ，让 老 张 措 手 不 及 ，
好似做 了 件见不得人的 事 ，红晕立刻浮
上 整张脸 。他略带神秘地说 道 ：“女 儿

前几天来看我 时教会我手机上 网 ，这不
正 在 QQ聊 天 哩 ！”望着 我 吃惊 的 表情 ，
他接着说道 ：“可是我 的 网 友只有 一人 ，
那就是 乡 下 的 你嫂子 。女 儿 帮 我 办 了

个亲情 卡 ，包 月 的 ，不 用 花 多 少 钱 随 时
随地能和你嫂子说话 了 ，比打 电 话还合
算 呢 ，我就是 打字太慢 ，你嫂 子打字 更
慢 ，我 都 喝 了 一 杯 茶 ，才 打 出 三 个 字 。
呵 呵。”

我打趣 道 ：“那 三 个字 是 ‘我 爱 你 ’

还是 ‘我想你 ’？”

老 张羞 赧地挠 着 头 ：“农 村 人 哪 有
你们城里人 肉麻。”

望 着 这 位 满 头 白 发和 满 脸 皱 纹 的

老 张 ，幸福快 乐 洋 溢在他 的脸上 ，我 瞬
间 被感动 了 ，只 觉得温暖涤荡 在我的 心
胸 。岁 月 催人老 ，却也催浓 了 这份沉淀
的 爱 ，更加 固 了 感情的根脉 。网 络这个
媒 婆 ，给 年 轻 人 带 来 了 话 语 狂 欢 的 同
时 ，也给老张这对老夫妻带来 了 惺惺相
惜的 沟通 。只可惜我没有带相机 ，没能
留 住老张遨游 网 海的 幸福美景 。

门外 的大街上依然人车繁华喧嚣 ，

可是这窄小的房 间 里

却充满 了 浓郁醇正 的

夕 阳 花香 。

父亲是只 迁徙的鸟
赵建伟

母 亲 说 ，你爸 又 换 工 作 了 ，这 老 头
子 ，做事没个长性 。

这次父亲在我们小 区 门 口 做了 一个

保安 。

从我读高 中开始 ，印象 中父亲总是
在 不停 更换工 作 。先 是榨油 ，用 一 种
老式 的榨油机 ，从煮豆子到扎豆饼 ，大
部分工作都需要手动 。他每天哼哧 哼

哧拼尽全 力 挤 出 豆 油 销 售 出 去 ，更 多
的是收取别 的农 户 的 一 点加工费 。那

时 候 父 亲 虽 然 辛苦 ，但 收 入确 实 还 算
不 错 ，我 们 家 成 了 村 里 最 早 的 “万 元
户”，但这 些钱父亲没有 用 来扩大规模
或 者 盖房 子 ，而 是支 付 了 我 高 中 三 年
的学费 。

我读大学的 时候在外地 ，父亲变卖
了 榨 油 的 设备 ，跑 到 我所 在 的 城 市做
建 筑 工 人 。一 段 时 间 后 ，他 把 母 亲 也
接 了 来 摆 个地 摊 ，他 们 在 我 所 在 的学
校 附近租 了 一 间 房 子 ，三天 两 头做 了

好 吃 的 喊我 回 去 吃 饭 。可 以 说 ，从读
大学 的 第 一 天 ，我就没 感 受 到 思 恋故
乡 的 苦 楚 。故 乡 被父 亲 背 在 身 上 ，带
到 了 我的身边 。

毕业后我的工作不稳定 ，这个城市
转 转 ，那个城 市走走 ，不 论 到 哪里 ，父
亲 都 一 直 陪 在 我 的 身 边 ，他 做过发传
单 的 ，被 人 追 着 满 街 跑 ；做 过 卖 鸡 蛋
的 ，因 为 生意纠 纷 ，被人摔 了 一 身 的鸡
蛋 。细 算下 来 ，父 亲 前 后 换 了 不 下十
个工种 ，城市也游走了 好几个 。

及至我结婚生子 ，父亲又打起 了 我

们小 区 门 卫 的主意 ，请客送礼 ，最终成
功 登堂 入 室 ，成为 这 里 的 一 名 安 保人
员 。但父亲说什么 也不 同意来我家里

住 ，他和 母 亲 在 外 面租住 着 一 套 小 户
型 的 房 子 ，还 是 时 不 时地 喊我们过 去
吃饭 。

父亲是只迁徙的鸟 ，只是他的每一

次 起 飞 ，都 刚 好 落
在 了 离女儿最近的

地方 。

吃不得
党满 良

我 和 菜 场 的 老 刘 是 哥 们 。老 刘 是

菜 贩 ，人 长 得 排 场 ，能 说 会 道 ，也 很 勤
快 ，街道上有头脸饭店里 的菜都是他负
责送 。

这 一夜 ，我们几个人相约 吃饭 。到
了 包 间 ，服务 员 笑 盈 盈地递来 菜 谱 ，老
刘让我 点 菜 ，我随 口 点 了 平 时最爱吃 的

涮羊 肉 。

老 刘 忙 摆 摆 手 ，示 意 服 务 员 先 出
去 ：“等会 我们 点好 了 叫 你。”服务员 出
去 后 ，老刘神秘地 说 ：“吃 不 得 ，这 玩 意
许多都不是真正 的 羊 肉。”见我们不解 ，
他补充说 ：“有人专 门收流浪猫和狗 ，杀
了 以 后 ，浸在 猫尿 里 一夜 ，猫狗 肉 就 有
了 羊 肉 的膻 味 。嘿嘿 ，你们不懂。”我们
恶心得直想吐 。

“ 这红烧 肉 看起来不错。”我提议来
盘 。

“ 红烧 肉 用 ‘肉 宝 王 中 王 ’添加 剂 ，
有 一 股 很 特 别 的 香 味 ，让 人 越 吃 越 想
吃，跟 罂 粟 一 样 ，连 厨 师 自 己 都 不 吃 。
你敢吃？”

“ 荤 菜 吃 不 成 ，那就来 盘拍 黄 瓜。”
朋友 甲 说 。

“ 也 不 行 ，现 在 的 黄 瓜 看 起 来 直 直
的 ，好看吧？”老刘 比划着 ，“都是打 了 催
直 剂 的 ，有 的 打 绿 直 灵 。这 些 植 物 激
素 ，能 让 瓜 身 变 直变粗 ，顶 花 色 泽 鲜 艳
不 易脱落 ，刺细长扎手。”

老刘指着菜谱 ，“你们看 ，这凉拌小
黄瓜 ，还带着 黄花 ，很 新 鲜 吧 ？这 是 用
了 避孕药 的。”听得我们直瞪眼 。

“ 来 盘 青 菜 炒 香 菇 。”我 看 着 老 刘

说。“现在 的 青 菜 大 多 都是 经常打农 药
的 。你看 看 菜场 的 青菜 ，长得 水灵灵 ，
一 个 虫 眼 也 没 有 ，就 是 打 药 的 结 果。”
“ 那 总 有 不 打 药 的 ，”我 争 辩 道。“不 打
药 ，虫眼很多 ，菜就不好看 ，饭店绝不会
进 的。”

“ 莲 菜 总 能 吃 吧 ？这 东 西 长 在 地
下 ，应该没有污染。”朋友 乙 说 。

“ 得看 这里进 的 莲菜 是不是带污泥
的 。许 多 菜 贩为 了 让 莲 菜 看起 来 白 净
鲜亮 ，就用 药水泡洗 ，如果你仔细 闻 ，还
能 闻 到药味道。”老刘郑重其事 。

“ 这也 不能吃 ，那也不能吃 ，你该不
会给我省钱吧？”我不满地说 。

“ 咱 们 是 自 己 人 ，今 晚 这 话 是 行 内
秘 密 ，不 要外传 ，免得我 在 同 行 面 前 抬
不起头来。”老刘叮咛 。

结果 ，那晚我们只 点 了 一大碗拨鱼

和 粟 米 羹 ，然 后

打道 回府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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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耳 其 外 交 部 长 达 乌 特 奥 卢

15日 在 接 受 当 地 电 视 台 的 专 访

时 ，否 认 土 耳 其 向 以 色 列 提 供 军
事基地以打击叙利亚的军事 目 标 。

在 谈 到 外 媒 关 于 “以 色 列 借

道 土 耳 其 打 击 叙 利 亚 ”方 面 的 报

道 时 ，达 乌 特 奥 卢 说 ，“完 全 是
谎 言 ，没 有 丝 毫 证 据 的 言 论 。造
谣 的 人 是 为 了 损 害 土 耳 其 的 权 利

和声誉。”

《 纽约时报 》近 日 援引美国官员

的话报道说 ，以色列在 7月 5日 空袭

了 叙利亚港 口 城市拉塔基亚 ，那里
存放着俄罗斯今年 向叙利亚政府交

付的先进俄制反舰导弹 。

《 今 日 俄 罗 斯 》电 视 台 报 道

说 ，以 色 列 利 用 土 耳 其 的 军 事 基
地 打 击 叙 利 亚 。英 国 《星 期 日 时

报 》也 报 道 称 ，以 色 列 对 叙 利 亚
港 口 城市 拉塔基 亚 军 事 打击 中 共

造成 20名叙利亚军人丧生 。
（ 汤 剑 昆 ）

马丁案致纽约千人抗议
加 州 示威者推翻警车

美 国 白 人 协 警 射 杀

黑 人 青 年 马 丁 被 判 无 罪

的 裁 决 触 发 美 国 多 个 城

市 爆 发 示 威 ，示 威 者 模
仿 马 丁 被 杀 当 日 身 穿 有

帽 外 套 上 街 。纽 约 时 代

广 场 日 前 有 逾 千 人 聚

集 ，引 发 警 民 冲 突 ，导
致至 少 7人被捕 ，曼哈顿
地 区 的 交 通 一 度 瘫 痪 。

加 利 福 尼 亚 州 示 威 者 焚

烧 国 旗 、抢 掠 砸 物 和 推

翻警车 。

报 道 称 ，加 州 奥 克 兰

此 前 一 夜 的 示 威 活 动 演

变 成暴力 冲 突 ，有 人 向 警
员 投 掷石块和玻璃 ，在场
的 记 者 和 摄 影 也 中 招 。

民 众 占 据市政厅外路段 ，
阻止 车辆 通 过 ，致使交通
受阻 3小时 。

部 分 民 众 到 洛 杉 矶

州 际 10号高速公路示威 ，
警方劝 阻未 果 ，一度关 闭
公 路 。洛 杉 矶 市 中 心 也

有 民 众集会 ，向 警方投掷
杂物 ，警方发射橡胶子弹
还击 ，无人受伤。（钟 欣 ）

岁月如歌　青春无悔
——记富平县“十大杰出青年”、富平县供电分公司工程公司经理樊延 林

当 一 个人 以 一 种特殊 的 感 情 爱 上他
所从 事 的 职 业 之后 ，他就会 以 一 种特 殊
的 方 式 锲 而 不 舍地 去 追 求 、去 创 造 ，在
他 的 事 业 中 寻 求和 实 现 自 我 的 价值。富
平 县供 电 分公 司 工 程公 司 经理 樊 延林就
是这样 的 人 ，他把理 想 与 自 己 的 本职 工
作 结 合起 来 ，扎根频 阳 大 地 ，把 自 己 如
歌的 岁 月 无 私地献给他所钟 爱 的 电 力 事
业 ，以 激 昂 饱 满 的 热 情 、敬 业 奉 献 的 精
神 、清 正 廉 洁 的 品 格 ，服务 于 地 方 经 济
社会 的 建设 ，谱 写 了 一 曲 动 人 的 劳 动 者
之歌 。　——题 记

樊延林具有 本科学历 ，1998年 9月
参加工作 ，2005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 。曾
先后在变 电站 、供 电所 、修试所 、辅业企
业 、公司总部工作 。在其职业生涯中历
任班组长 、多经公司经理 、团支部书记 、
党支部委员 ，现在是富平县地方电力工
程公司经理。长期的基层工作使他拥有
了 丰富的管理经验和扎实的技术功底 ，
并形成 了 自 己务实质朴 、坚韧果敢 、细
腻严谨 、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。先后获
得过先进工作者 、先进个人 、优秀 团 干
部 、优秀党员 、优秀党务工作者 、优秀工
会干部 、抗冰救灾先进个人 ，地方 电 力
系统优秀基层 团干部 ，辉煌 “十一五 ”先
进党务工作者 、富平县 “十大杰出青年 ”
等荣誉称号 。他任职的科室 、部门也多
次获得 “先进集体”，“特殊贡献奖 ”等荣
誉和嘉奖 。

扎根地电　青春无 悔

1998年 ，大学毕业的樊延林踏进 了
陕西地 电 的大 门 。面对崭新的人生之
路 ，他把 自 己在学校学到的理论与工作
实 际相 结 合 ，认 真 向 同 事 和 老 工 人 请
教 。他先后拜师五人 ，每一名师傅都对
他评价颇高 。多年来 ，他写的学 习 笔记
已超过50万字。扎实的理论知识加上勤
奋的工作 ，使他从一个普通的员工一步
一步走上 了管理岗位。2009年 ，公司化
改制后 ，樊延林被任命为新设立的工程
公司经理 。工程公司承担 10KV涉电业
务的勘测 、设计 、施工 、维护等多项任务 ，
是公司建设坚强电网 ，服务县域经济 ，打
造服务品牌 ，展示企业形象的一个重要
窗 口 部门 。组织上将如此重任交给樊延
林 ，足可见上级领导对他的信任 。

近年来 ，随着富平县 “工业强县 、项
目 推动 ”的发展 战略的确定 ，创建全 国
新农村电气化示范县项 目 正式启动 ，频
阳大地掀起了新一轮电网建设和电 网改
造的高潮 。面对责任重 、难度大的工作
任务 ，他废寝忘食 、忘我工作 ，出 色地参
与并完成 了 110千伏义合输变电工程建

设 ；完成了 35千伏迤南线、10千伏南午 、
到贤等 23条线路设计 、新建和改造 ；完
成 了 实丰 、生态水泥公司等县上重点招
商项 目 前期基建用 电的及时接入 ，在提
升富平 电 力 品牌的 同时 ，更为这些项 目
能顺利落户 富平 ，确保公司与企业达成
用 电协议奠定 了 良好基础 。

2003年初 ，在原富平供 电分公司多
经中心及其下属企业的基础上经公司化
改制成立 了 以富尔集团为主体 ，下属七
个 子 公 司 、四 个分 公 司 的 三产 企业 集
团 ，但 由 于受各种因素影响 ，从 2005年
起富尔集 团 下属企业相继关门歇业 ，至
2008年4月 份富尔集团 已无实际经营行
为 ，并且均负债沉重 ，加之产权不清晰 ，
人 员 结构复杂 ，各种矛盾不断激化 ，职
工情绪波动很大。根据省公司 《辅业 、多
经企业公司化改制指导意见 》的精神要
求和富平供 电分公司 的安排 ，樊延林同
志又一次临危受命 ，以他一贯的坚定和
细腻 ，深入群众 ，广泛调研 ，兼顾各方利
益 ，化解各类矛盾 。他坚持尊重历史 ，科
学规划 ，依法合规 ，稳步实施的原则 ，提
出 “先易后难 ，先清理规范 ，后实施改制 ”
的改革思路 ，对富平供 电分公司 的三产
企业进行了 改制 。将各企业中社会聘用
人员 的全部解聘 ，并委托西安安达会计
事务所对三产企业进行 了全面的清产核
资审计 。召 开了 富尔集 团股东大会 ，依
据《公司法》和《企业章程》选举产生了 富
尔集团改制工作组和清算工作组 ，委托
渭南临渭律师事务所对资不抵债 、严重
亏损的七家企业进行 了 债权债务理清 。
使得千头万绪 的企业改制得 以稳步实
施 ，明晰 了 产权 ，规范 了 体制 ，确保了 国
有资产的不流失 ，达到 了公司甩掉包袱 ，
焕发活力的 目 的。富尔集团 的成功改制
为富平县电力事业深化改革打好了 良好
的开局 。

冲的上去　拿的下 来

2009年腊月 26日 ，一场五十年不遇
的暴雪袭击 了 频阳大地 ，富平北部山 区
受灾严重 ，白 庙地区更是遭遇了 百年不
遇的冰冻 ，该地 区 电力线路几乎全部瘫
痪。春节在即 ，群众情绪激动 ！

在冰天雪地中 ，樊延林带领施工队
全体员工与供电所抢修人员 一同 ，带着
政府 、公司乃至广大用 电客户的重托 ，顶
风 冒 雨搬运抢修材料 ，破冰登杆牵引导
线 ，充当 了 修复 10千伏 白 庙线路攻坚战
的先锋 ，演奏着电力新时代的颂歌 。

面对凛冽的寒风 ，深深的积雪 、陡峭
的 山 路 ，他们没有被 困难吓倒 ，迎难而
上 ，紧急调运 电杆 ，肩扛手托把重达千斤
的 10米电杆硬是扛上了 山坡。此时的双

手早已冻僵 ，全身也潮湿了 ，但他只是双
手用 力搓搓 ，投入在立杆 、安装金具 、瓷
瓶和导线中 。经过四天紧张抢修 ，大年
三十下午四时 ，该地区供电全部恢复了 。

人 民 电业为人 民 ，樊延林再次用 自
己的实际行动真正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
民服务的宗 旨 ，关键时刻冲的上去 ，拿的
下来 。

去年腊月 初二 ，正值三九寒天 ，渭北
高原优显寒冷 ，为 了 能使全县人 民能度
过一个祥和 、温暖的春节 ，全长4.983千
米 的 10千伏到贤干线改造工程正式启
动 。由 于 电 网 网 改造 工程 是 设 计 、施
工 、验收 三 管 齐 下 ，加 之 时 间 短 ，任务
重 ，为 了 确保工程早 日 完成 ，他带着供
电站人员 白 天奔波于现场 ，晚上整理数
据和资料 ，常常是早出 晚归 。用 了短短
五天时间就圆满完成 了任务 ，比原计划
的八天整整缩短 了三天 ，受到 了 当地政
府及公司 的肯定和褒奖 ，到 贤镇党委 、
政府和 13个村的群众 自 发到公司送来
了 一块匾额和 13面锦旗 。

严于律己　争做表 率
作为工程公司经理 ，他牢记使命 ，履

职尽责 ，扎实工作 ，严格要求 ，在干部群
众中赢得 了较好的 口 碑。樊延林认为 ，
思想决定行动 ，自 己必须要站在讲政治
的高度 ，从大局 出发 ，带头做好员工 的
思想工作 ，通过思想政治学 习 ，带头严
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，自 觉贯彻集
团 公司 的决策部署 ，做到 以行动带人 。
近年来 ，经他培养 、介绍入党的 同 志 已
经有 15名 。用他 自 己的话说 ：“作为一
名 管 理 人 员 ，我们 必 须要 严 格要 求 自
己 ，要有坚定的信念 ，优秀的政治素养 ，
做好表率 ，只 有 正 己方能管好别人 ，方
能 引 导大家做好各 自 工作。”话是这样
说的 ，实际中 ，他也是这样做的 。

多年来 ，樊延林坚持用 责任统一思
想 ，用 责任凝聚力量 ，用 责任激发创造
活力 ，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，以实际行动
弘扬中华 民族的美德 ，积极投入到各种
“ 爱心活动 ”中 ，时刻关注社会和谐 ，奉
献爱心 、贡献力量 ，先后为 “爱心活动”、
“ 户 户 通 电 ”及 新农 村建 设工程 “献爱
心”。2008年汶川 大地震至今 ，他共献
爱心捐款 12000元 ，用 爱心和行动传递
着爱 暖人 间 ，构建和谐社会 ，共 筑中 国
梦的正能量 。

他 ，一个普普通通的电力人 ，却怀着
一个共产党员 的应有的坚定信念 、为企
业的发展做出 了 突出贡献 ，获得 了 公司
上下和社会各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，展
示 了 一个共产党员的 良好形象 。

（ 刘 宗 锋　张增 良 ）


